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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不知为什么这两天不见了

赵女士取钱步出银行大门，向右拐弯。
因银行门口摆了许多摊点，人多嘈杂。她记
得似乎被人无意中轻轻撞了一下，等她走出
!"来米后猝然发现，肩上的背包怎么轻了许
多。再往下一瞅，糟了，背包上被划破一道口
子，刚从银行取出的钱没了。她感到一股热
血猛地蹿上脑门，眼前一阵眩晕，几乎要栽
倒下去。这是用来给儿子婚房装潢用的钱，
这钱没了，儿子结婚住哪？她泪水止不住“簌
簌”往下掉。就这样一路泪流满面，一路走到
了大市口派出所报案。大市口派出所侦查了
两天，未查出结果。市公安局内勤部门的一
位同志到大市口派出所办事，听说了这件
事，就提醒他们为何不找胡大个子？他是这
方面的专家！
赵女士是镇江水泥厂厂长的嫂子。厂长

带着嫂嫂到京口分局刑警大队找胡雪林，请
他帮忙。胡雪林听了案情后说：“不敢保证你
这个案子必破。我尽力吧！”

随后，厂长和赵女士就天天跟着胡雪林
屁股转，看他如何侦查这个案子。赵女士心
急如焚，恨不得立马就把丢失的钱找回来。
胡雪林先到赵女士取款的工行门口走访。那
时银行门口不像现在装有可监控的摄像头，
无影像资料可供侦查。工行门口熙熙攘攘很
是热闹，各种摊点摆了一溜。有修车的，有擦
皮鞋补袜的，有卖炒货的……一个补袜子的
女士说：“前两天看到有两个人高马大的女
人老在银行门口转，看模样是东北人，不知
为什么这两天不见了？”胡雪林听了心里“咯
噔”了一下。接下来他就到附近的谏壁镇，一
家一家查访小旅馆。询问有无东北来的女性
住在旅馆。那时还没有出现房屋出租的情
况，外地人来镇江大多住在宾馆或价格低廉
的小旅馆里。

第三天晚上，在距离大市口派出所仅
!""米的一家小旅馆里，胡雪林发现这儿住
了一大帮从东北来的男男女女。他让服务员
把所有客人都叫出来，集中在大堂里，然后

一间客房一间客房，打开所有箱包
检查。检查时发现所有人都出来了，
只有一间客房里有一个女人捂着被
褥在睡觉，一看就知道是装出来的。
胡雪林立即让所有男性都离开房
间，然后指令赵女士：“你去掀开被

子，从她的胸罩里把你的钱掏出来！”赵女士
扑过去，一拉开被子，一扎一扎还盖着银行
钢印的钱从床上女人的胸罩里掉出来，喜得
赵女士狂呼：“我的钱！我的钱！”

诗中说：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
欲断魂。而 #""$年的清明的雨水，从早晨
起始淅淅沥沥，到了下午便越来越绵密，
再后来便完全没了江南春雨如丝绸般的细
柔，变得像北方汉子似的鲁莽，“哗啦啦”往
下泼洒……

在这场越来越猛的清明雨中，镇江大
西路三巷广场一辆桑塔纳轿车边站着一位
女士，手中握着一把雨伞。奇怪的是她却没
有撑开雨伞遮挡风雨，而是一任雨水吹
打，头发梢往下不停滴水，身上衣服湿透
了居然感觉不到。她岂止是“欲断魂”，呆
若木鸡的神情，给人感觉“魂魄”似被什么
怪兽叼走了。

她是镇江高资镇水泥预制板厂厂长，
今天开着桑车，带着一辆货车给客户送货。
货送完了，货车也已回厂了，她到广场这边
办点事，车停在广场停车场，等事办完回
来，发现车门没锁，里面一只拎包没了。她
清清楚楚记得，离开时车门是锁上的，现在
怎么被打开了？最让她承受不了心理打击的
是存放了重要文件资料的拎包没有了。她脑
门顿时嗡的一下，意识到这只包肯定被小偷
拎了。包里的 !$"""元现金丢失了，对于她
这个厂长来说不算什么；最重要的是包内有
%&万元客户未付款的欠条、合同，这些欠
条、合同是要求客户还款的法律凭证。没有
了这些欠条、合同，客户凭什么给她支付货
款呢？

而对小偷来说，!$"""元现金无疑是最
大的收获；而 %&万元的货款欠条却如同一
堆废纸，是兑换不来货币的。

她在雨中苦苦守候，虽然她明知被窃
的拎包再回到她手中的可能十分渺茫，但
她还是存有一线“渺茫”的期待，在雨中不
想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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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那结果会怎么样呢

“我乐意陪您走一趟。”我说，“不过我要提
醒您，我只是个普通医师，经验有限，但因为长
期跟福尔摩斯合作，比较善于发现异常的线
索，也许会注意到其他人没有注意的东西。”
“是真的吗，华生医生？真是感激不尽。”
我们一起出发，但是此行毫无所获，我

一下子信心全无。我突然想到，如
果福尔摩斯在场，或许早就把整
个谜底都解开了。“华生，你看
见了，但你没有留意。”他经常这
么说，此刻我才觉得这句话千真
万确。给他一滴水，他就能推断出
大西洋的存在。给我一滴水，我只
会寻找一个水龙头。这就是我们
俩的差别。

我正要离去，突然想了起来
一个问题：“卡斯泰尔先生。您妻
子会游泳吗？”“什么？多么稀奇古
怪的问题！您想知道这个做什
么？”“我自有道理……”“好吧，实
际上，凯瑟琳根本不会游泳。她对
水有一种恐惧感，曾对我说过，不管什么情
况她都不会进入水里。”“谢谢您，卡斯泰尔
先生。”“祝您愉快，华生医生。”
门关上了。我得到了福尔摩斯向我提出

的那个问题的答案。现在需要知道的就是我
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了。

我回来的时候，有一封迈克罗夫特的信
件等着我。他告诉我他那天傍晚会在迪奥金
俱乐部，如果我届时前去，他很乐意见我。

迈克罗夫特依旧在访客接待室接见我，
这次的态度比我和福尔摩斯一起去的那次
要干脆和正式。没有寒暄说笑，他直奔主题。
“这件事非常棘手，非常棘手。我弟弟既然不
打算接受我的忠告，为何要来征求我的意见
呢？”“我认为，他是想从您这里得到情报，而
不是寻求忠告。”我回答，“您能帮助他吗？”
“我爱莫能助。”
“您就眼看着福尔摩斯因谋杀罪被处以死

刑？”“不会到那一步的，不会到那一步的。我已
经在幕后做了工作，虽然遇到了令人吃惊的阻
力和干预，但是许多重要人物都对他非常熟
悉，因此那种可能性不会出现。”“他被关押在
霍洛韦。”“我知道，并且得到了很好的照顾，至
少是在那个糟糕的地方允许的范围内。”

“关于哈里曼巡官，您知道什么？”“一个
很不错的警官，一个正直的男子汉，记录上
没有污点。”“其他证人呢？”

迈克罗夫特闭上眼睛，抬起脑袋，像在
品味一种醇美的葡萄酒。他用这种方式让自
己稍加思索。“我知道您指的是什么，华生医
生。”他最后说道，“请您务必相信，虽然福尔

摩斯做事莽撞，但我依然为他的利益
着想，正在努力弄清究竟是怎么回
事。我个人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已
经对托马斯·阿克兰医生和霍拉斯·
布莱克沃特勋爵的背景进行了调查。
很遗憾地告诉您，据我所知，他们无
可指摘，两人都出身良好，都是单身，
都很富有。他们没有在一起合作过，
上的也不是同一所学校。他们在生命
的大部分时间都相隔好几百英里，除
了碰巧都在那天晚上去了莱姆豪斯，
彼此没有任何联系。”
“除非是因为‘丝之屋’。”“一点

儿不错。”“而您不会把详情告诉我。”
“我不告诉您是因为我不知道。也正

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提醒福尔摩斯不要插
手。”“那结果会怎么样呢？您会允许他接受
审判吗？”
“我允许什么或不允许什么，完全没有

意义。恐怕您过于高估了我的影响力。”迈克
罗夫特从马甲口袋里掏出一个玳瑁匣子，捏
出一点儿鼻烟。“我可以做他的辩护人，仅此
而已。”我一定露出了失望的神情，因为迈克
罗夫特把鼻烟放下，站起身朝我走来。“不要
灰心，华生医生。”他劝道，“我弟弟是个能量
很大的人，即使在现在这样极其不乐观的境
况下，他说不定也会给您一个惊喜。”
“您会去看望他吗？”我问。“恐怕不会。

这样做会让他感到尴尬，也会给我带来不必
要的麻烦。但是请您务必告诉他，您已经找
我商量过，我正在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
“他们不会让我见他。”

“您明天再次提出申请，他们最后肯定会
让您进去的。没有理由不让。”他陪我走到门
口，“我弟弟非常幸运，不仅有人出色地记录他
的故事，而且还有一个坚定不移的同盟者。”
“再见，华生医生。希望您不要再跟我联

系，除非，当然啦，在情况极度危急的时候。
祝您晚安。”


